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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 立

! ! ! ! !"提供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等一

组绝密情报

吴石本身就是军事战略专家，加上身居
要职，因此，判断情报价值驾轻就熟，探取情
报如鱼得水，相对容易。其提供情报的价值非
常人可比，如同雪中送炭，其贡献难以用语
言、数字表述。!"#"年初开始，吴石经常乘火
车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为中共提供重要情
报。虽然两地间火车仅七八个小时的路程，吴
石不知跑了多少回。他大多乘晚上 $时或 "

时的列车从南京赶往上海，于次日凌晨三四
点钟抵达上海。吴石担当这项极其危险的情
报传递工作，有时由他自己送到俭德坊挚友
何遂住处，有时亲手包好，写明由何遂收，派
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到何遂住处，由何遂转
交中共中央上海局。%月，吴石冒险向中共提
供国民党“国防部”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等一
组绝密情报。何康回忆道：“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年 %月，吴石亲自到俭德坊，把一组
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
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我当
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
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知道这组情报分量
之重，迅即交给了张执一。关于这组情报，渡
江战役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将军，
曾两次向我提及。一次是在上海解放不久军
地干部集会见面时，他知道我是上海地下党
的同志，高兴地对我说：‘渡江战役前，我们收
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了解了国民党
长江江防兵力部署的情况，这对渡江作战很
有帮助。’另一次是我担任国家农业部部长以
后见面时，他再次讲了类似的话，并提到准确
的情报对确定渡江的主攻方位是有参考作用
的。”关于这一情况在《沙文汉与陈修良》一书
中也曾提及。该书提到：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
统战工作的张登（沙文汉的化名）将情报交给
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王锡铭
（陈约的化名）派人从崇明岛辗转送到苏北解
放区，递交第三野战军。“同时送去的有国防

部史政局长吴石中将送出来的
《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京沪
杭军事部署》等核心情报。”

'"&"年 &月 ("日，吴石和
何遂、何嘉（中共地下党员，时为
复旦大学社会系二年级学生）按
照组织的意图，同机从上海飞往

广州。
临行前夜，在夜幕的掩护下，张执一、何

康（中共地下党员，以瑞明企业公司总经理身
份为掩护）、缪希霞（中共地下党员，以瑞明企
业公司财务主任身份为掩护）夫妇在法租界
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卡弗卡斯咖啡馆为吴石
饯别。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首先从安徽胜
利渡江，上海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
由白俄罗斯人经营的卡弗卡斯咖啡馆在

当时很出名。尽管店面不大，但地道优越，装
修精致，富有情调。店里留声机不停地播放缠
绵的歌曲《何日君再来》，歌声中似乎传递出
淡淡的忧伤，弥漫着全场。吴石告诉何康：他
接到了催他赴榕莅职的电报，国民政府已迁
至广州，到广州短暂停留后，即赶赴福州。二
人会心地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吴石知道，
何康将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今后很难再直接
联系，不胜惜别。吴石平时讷于言，但面对即
将的离别，心潮澎湃，兴奋地翩翩起舞，还用
福州乡音吟唱出那首古老的悲歌：“风萧萧
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更显豪爽侠
义的男人本色。在互道珍重中，吴石眼睛渐
湿了，分不清自己是感动还是惆怅。多少年
后何康仍含泪回忆起这段经历：“此情此景，
至今历历在目。当时只感到他心潮奔涌，此
去福州，必有所为。没想到这竟是我与吴石
的永别。”
次日，吴长芝、何康到上海虹桥机场为吴

石、何遂等一行送行。临上飞机前，在异常凝
重的气氛中，吴石把吴长芝拉到旁边，看到周
边没人靠近，低声对他说：“你留在大陆还有
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上海就要解放，在这段
时间内会更加危险，千万要担心特务的疯狂
报复。万一有什么麻烦，你要赶快找何康。与
‘民联’吴艺五方面要继续保持单线联系，搞
好公司，为革命工作筹集资金……”

在吴石离开后不到一个月，上海就于 )

月 (*日回到人民的手中，当时中国最大的城
市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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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雨清在楼顶见了那个女大学生，苍白、
瘦削，有一种病态的焦虑。他对她说：“同学，
我是江海日报的记者钟雨清。你听说过我的
名字吗？”女大学生一怔，没有说话。钟雨清
说：“我在你们学校进修过《世界新闻史》，这
样说来，你还是我的学妹呢。请问你
叫什么名字？”女大学生眼睛一红，
说：“杜安娜。”钟雨清说：“你一定是
‘天峰’足球队的球迷吧？你最喜欢
谁？”杜安娜的神色这才有些松动，
说：“呼延华。”钟雨清说：“我也是呼
延华的粉丝。”杜安娜眼中爆出一颗
火星，说：“是吗？你喜欢他什么？”钟
雨清说：“我喜欢他的凌空射门，还
有，他的歌也唱得很棒！”杜安娜兴
奋起来，说：“我也这样认为！我认为
呼延华可以把唱歌当做他的第二职
业；退役以后，他还可以到歌坛去发
展。”

这时，钟雨清用余光发现，一个
便衣警察隐蔽在水箱后，正匍匐向
前，悄悄地接近女大学生……
钟雨清说：“你说得对。呼延华是

最有才气和灵气的那种球员。”杜安
娜说：“既然如此，那你们为什么要糟蹋呼延
华呢？”钟雨清说：“没有啊。我们没有糟蹋呼
延华。”杜安娜说：“你们明天不就有一篇文
章要揭呼延华的丑吗？”钟雨清说：“那篇文
章我知道，记者批评的是‘天峰’俱乐部放弃
管理的现象，没有点运动员的名，对呼延华的
名誉也没有什么影响。”杜安娜惊问：“你说
话当真？”钟雨清说：“那篇文章就是我写的，
难道我还不清楚吗？你如果不信，我可以马
上给你看———”
钟雨清说着就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杜

安娜的视线一直盯着他。就在这一刻，一个
警察猛一个腾越，飞身跃到杜安娜身边，拦腰
抱住了她的身子。杜安娜还来不及叫出一声，
早有三五个武警不知从哪里闪出，七手八脚
把她按住，飞快把她抱向楼下……
事件结束得那么快，那么平静，甚至让钟

雨清都觉得有点遗憾。他想，如果杜安娜再
挣脱一次、再逃跑一次，或是在大楼的边沿再
冒一次险，作出要往下跳的样子来威胁一下，
那也会增加一点危险，一点刺激，事后若写起

新闻追记来，也好有些起伏和曲折。没有想
到，上千人在下面围观的轰动事件，就这么悄
没声息地消解了！
钟雨清来不及观望楼下广场上的人们如

何散去，一径回到了伍诗中办公室，说：“放心
吧伍总，事情已经解决了。”伍诗中说：“不瞒

你说，刚才我这里也经历了一场小
小的风暴。”钟雨清问：“什么风
暴？”伍诗中说：“我打电话给葛长
江，给他介绍了报社大楼发生的事
件，并问他明天版面该怎么处理。
他说：‘我刚动了手术，刀口愈合不
好，你不要拿报社里的事来烦我好
不好？’”钟雨清说：“葛总怎么这样
说话？”伍诗中说：“不说了。我已横
下一条心，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暴。”
钟雨清说：“这么说来，您同意报纸
开印了？”伍诗中说：“那是当然！一
个女学生扬言跳楼，我伍诗中就会
被吓倒吗？如果是那样容易倒下的
话，那我伍诗中早年就干脆不要去
当兵，现在也不要办报、不要做事
了！”

伍诗中说完，又站到幕墙玻璃
旁边，去看大楼外的景观。

此刻，东北方天穹的云团，已在不知不
觉之间变黑了，那云团在高天翻腾蔓延，迅
速扩大、变厚，有一种浓滞的质感，很快遮掩
了大半个天空。在这大块乌云的笼罩下，天
色一下子暗下来。看得出，外面已经起风，树
梢和树叶在猛烈摇动，人们在街上开始呼
喊、奔跑……
钟雨清望着伍诗中的背影，一时眼睛有

些湿润。那是一个瘦削的男人的背影，两肩把
衣角尖尖地撑了起来，背脊还有点佝偻，这是
长期伏案工作留下的特征。在钟雨清心目中，
伍诗中总有一种文弱的病态，却没想到，今天
他的背影，竟是这么坚硬。
钟雨清揭露“天峰”俱乐部的文章一见

报，整个江海市甚至整个省都立即轰动起来。
多家媒体作出呼应，尤其是《新早报》，更揭露
了一个事实：“天峰”俱乐部在获知《江海日
报》即将发出揭露文章后，先由高层出面，想
高价收买钟雨清的那篇文章；此计不成，又策
划了这次女大学生跳楼事件，企图要挟《江海
日报》撤下揭露文章……


